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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对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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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美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两国已就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达

成基本共识。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 1949 年以

来影响中美关系的最重要、最敏感因素——台湾问题，其发展及影响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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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美国坚持插手、干涉台湾问题，使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最

敏感、最重要的干扰因素，但其影响呈递减趋势。作为新兴大国与守成

大国，中美两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表明双方选择了不对抗的立场。同

时，中美之间正在形成新的重大共同利益，虽然美国仍将继续在台湾问

题上施加影响，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干扰也将继续存在，但总体来看

其影响将逐渐减弱，其对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干扰是有限的、可控

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也为此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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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干扰的演变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自 1949 年以来，美国坚持插手、干涉

的立场使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干扰因素。六十多年来，

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干扰总体呈减弱趋势。

（一）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干扰呈现减弱趋势

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干扰是中美对抗的主要表现之一，也是中美对抗

的最重要结果之一，同时还严重加剧了中美对抗。

从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直接军事干涉台湾问题到 1979 年 1

月中美正式建交的近三十年，中美之间不仅经历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更

经历了在台湾问题上的长期直接军事对峙。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直接军事对

峙，是这一时期两国关系的主要内涵，也是改善两国关系所面临的最大障碍。

美国对台湾问题的直接军事干涉，包括派遣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定期巡航；

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承诺“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为其防卫所需

要而部署美国陆、海、空军”；[1] 向台湾派遣大批军事顾问和作战部队；向

台湾提供多达 42.2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2] 出售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等等。

美方上述行动严重破坏中国领土主权完整，是中方绝对不能容忍的，因而该

问题成为中美对抗的焦点，直接阻碍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进程。在美国接受

中国提出的“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后，即终止对台湾问题进行直接军

事干涉，两国建交才得以实现。[3] 

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双边合作持续发展。但与此同时，

两国关系也经历了不少摩擦，甚至一度面临严重的危机。在这一背景下，台

湾问题对两国关系造成的干扰及影响也更为突出，总体上呈现两个重要特点：

[1]　梅孜编译：《美台关系重要资料》，时事出版社，1997 年 1 月，第 316 页。

[2]　转引自张清敏：《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4月，第59页。

[3]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 9月，

第 373 至 3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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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台湾问题导致的摩擦从未消失，且一直是中美两国关系出现摩擦

的主要部分。台湾问题导致的双边关系出现严重下滑、且历时三个月以上才

得以恢复的严重摩擦，[1] 占这一期间中美重大摩擦的 50%，在 20 世纪 90 年

代则达到 75%，其中以 1995 年 6 月克林顿总统同意李登辉以“校友”身份访

美和 1996 年美国企图军事干预台湾选举最为严重，中美关系历时一年才得以

逐渐恢复，但并未出现双边关系中断的局面。

第二，台湾问题引发的中美关系摩擦虽从未消失，但由其引发的严重摩

擦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点，皆集中于20世纪 90年代，而进入21世纪后，

中美之间并未经历严重摩擦。

总体来看，1949 年以来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干扰呈现减弱趋势。中美

建交之后的三十多年中，台湾问题的干扰强度虽有起伏变化，但总体减弱趋

势并未改变，进入 21 世纪以来更趋明显。

（二）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干扰减弱的主要原因

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插手、干涉是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台湾问

题对中美关系干扰的减弱反之表明美国插手、干涉台湾问题立场与行为的变

化。

美国一直将台湾问题作为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筹码。然而随着美国对双

边关系性质判断的改变，特别是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对中美关系对抗性的

判断发生变化，台湾问题的战略筹码地位下降，其对中美关系的干扰也随之

减弱。

中美建交前的近三十年中，特别是在双边关系正常化进程之前，美国明

确视中国为重大威胁，认为“美国在远东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应对势力强大

并与西方国家为敌的共产党中国”。[2] 美国对中国的强烈敌视，导致中美关

[1]　严重摩擦指导致中美关系严重下滑，且恢复时间超过三个月的摩擦。包括：（1）

1989 年以后的美国对中国“制裁”；（2）1992 年 9 月，布什总统批准向台湾出售 150 架

F-16A/B 型飞机；（3）1995 年 6 月，克林顿总统批准李登辉以“校友”身份访美；（4）1996

年一季度美国企图军事“保护”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5）1999 年 5 月 7 日，美国轰炸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6）2001 年 4月 1日，美国军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撞毁中国军用飞机。

[2]　FRUS, 1952-1954, Vol.14, pp.297,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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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处于直接军事对抗状态，而美国对台湾问题的直接军事干涉，则成为双方

对抗的主要内容，台湾问题成为双边关系的最严重干扰。

中美关系逐步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美国对中国的强

烈敌视逐渐转变为“非敌非友，亦敌亦友”；中美关系由全面对抗转变为“既

合作，又斗争，斗而不破”。 早在 1971 年 5 月，尼克松总统就表示“美国

和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非常重要”；[1] 2010 年，奥巴马总统指出“我们将继

续寻求与中国建立积极合作的关系”。[2] 美国对中国敌视态度的转变使双方

对抗逐渐减弱，台湾问题对两国关系的干扰随之降低。然而，美国对中国的

疑虑从未消失，这决定了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干涉立场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台

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最敏感、最重要的干扰因素。

在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中美两国曾经两次形成具有深远影

响的重大共同利益，一是 20 世纪 70 年代共同对抗苏联扩张，二是 21 世纪后

共同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威胁。这两次历史机遇直接推动中美关系发生历史性

变化，也直接促使美国插手、干涉台湾问题的意图、形式和强度发生重大改变。

在中美共同对抗苏联扩张背景下，尼克松总统接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3] 

卡特总统接受中美“建交三原则”、[4] 里根总统承诺“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

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等等，[5] 都是美国减少对台湾问题干扰的重要表现。

而在中美共同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背景下，小布什总统作出“美国不支

持台湾独立”的表态，[6] 也是美国减少台湾问题对双边关系影响的表现。20

世纪 90 年代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发生严重摩擦，也与苏联解体、苏联扩张威

胁消失的背景不无关联。上述事实也说明，中美共同利益的变化对台湾问题

在中美关系中的干扰具有重要影响。

中美之间敌意减少、对抗下降以及重大共同利益的形成，是中美关系历

史性变化的基本内涵。重大共同利益的形成直接促成双方敌意减少、对抗下降，

[1]　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年 6 月，第 654 页。

[2]　奥巴马：“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0 年 5 月 27 日，白宫网站。

[3]　尼克松：“就美国的外交政策向国会所作的第四次年度报告”，1973 年 5 月 3 日。

[4]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第 373 至 380 页。

[5]　《中美联合公报》，1982 年 8 月 17 日。

[6]　“小布什总统与江泽民主席会晤”，《人民日报》，2002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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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共同利益的扩大和深化。美国对台湾问题干涉力度

的变化以及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干扰的减弱，既是中美两国关系发生历史性

变化的重要表现，也是这一历史性变化的重要结果。

二、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干扰将持续减弱

2012 年以来，中国领导人积极倡导“中美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

世界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1] “相互尊重、扩大合作，走出一条新型

大国关系之路”。[2] 对此，美国做出了积极回应。尽管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

具体内涵将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得到充实，但毋庸置疑的是，“不对抗”

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涵，而中美之间正在形成的、新的重大共同利益，

则是实现中美不对抗关系的坚实基础和强大推动力。中美关系发展之路不会

一帆风顺，甚至可能出现严重摩擦，但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干扰仍将呈减

弱趋势。

（一）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台湾问题干扰将进一步降低

2010 年，中国的 GDP 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此后

的两年中巩固了这一地位。自此，中美关系日益成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

这是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重大的历史性变化。

从历史上看，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为争夺霸权而发生对抗，甚至发生战

争并不鲜见，但所谓霸权“和平交替”也是历史事实，美国取代英国即是例证。

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能否实现“和平交替”，首先取决于双方是否具有争夺

霸权的强烈意图，在深层次上则取决于双方是否存在争夺霸权的基础。中美

两国虽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但两国之间不会出现为争夺霸权而发生激烈

对抗的局面。

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一最符合中国利益、

[1]　胡锦涛：“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的致辞”，《人民日报》，2012 年

5 月 4 日。

[2]　“习近平主席应约与奥巴马总统通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3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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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利于中国持续发展的道路，[1] 从未将争夺世界霸权作为自身发展的目标。

中共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必然选择”，[2] 这一表态彰显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决心和信心。另

一方面，美国作为守成大国，面对中国的发展心态愈加复杂，其对中国实力

持续较快增长情况下的战略与政策决策存在不确定感，对中国发展可能对美

国造成的影响心存疑虑。这在 2010 年以来的美国政界、军方和重要智库人士

的言论中多有流露，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在一定程度也反映了这种心态。

尽管如此，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并未出现较大摩擦。2012 年，美国

重要政策机构与智库对于在中长期内保持中美关系相对稳定发展提出建议，[3] 

反映了美方对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符合美国利益，且可以实现的主流观点。“不

对抗”已成为中美发展两国关系的共同选择，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2013 年

6 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就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开

启了中美关系历史新篇章。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指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

基本内涵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得到奥巴马总统的

积极回应。[4] 在可预见的未来，在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进程中，“不对抗”

将始终是双边关系的基本状态，并将带来一系列积极影响，包括台湾问题对

中美关系干扰的进一步降低。只要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不停顿、不

逆转，台湾问题对两国关系的干扰虽不会完全消失，但也不会再度加剧。

（二）中美形成重大共同利益，将有效制约台湾问题干扰

中美重大共同利益既是推动两国关系发生重大变化、降低台湾问题对双

边关系干扰的直接原因，也是巩固双边关系、降低干扰因素的可靠保证。当前，

中美对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形成基本共识，再次表明两国形成重大共同利益

的历史机遇显现。不同于共同应对苏联扩张以及国际恐怖主义威胁，中美之

[1]　《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1 年 9 月 6 日。

[2]　《中共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2 年 11 月，第 15 页。

[3]　例如，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30年全球趋势：可能的世界”，2012年 12月 10日；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展望 2030：后西方世界的美国战略”，2012 年 12 月 10 日；美国国务院

国际安全顾问委员会“保持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2012 年 10 月 20 日。

[4]　“从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到跨越太平洋的合作”，新华网，2013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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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正在形成的新的重大共同利益有两个重要特点：

第一，不同于以往出于单一安全利益考虑而形成的重大共同利益，中美

之间正在形成的新的重大共同利益内涵更加多元，这也是全球化历史背景下

重大共同利益形成的必然趋势。目前，中美双方已认同的共同利益既包括共

同应对外部威胁和压力，如应对核武器扩散、网络攻击、气候变化等问题，

也包括各自国家的发展需要，如进一步深入开展经贸合作等问题；既包括传

统安全问题，如维持地区和平稳定，也包括更广泛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环

境保护、粮食安全等问题。共同利益内涵的多元化，决定了共同利益及其影

响的长久性和稳定性。

第二，不同于以往影响相对直接、相对集中的重大共同利益，中美之间

正在形成的新的重大共同利益影响相对间接、相对分散。

上述两个特点决定了中美之间正在形成的新的重大共同利益，对中美关

系、台湾问题对两国关系干扰的影响不会直接而明显，但其影响效力将更为

持久。

中美之间形成新的重大共同利益，将有效减少台湾问题对两国关系的干

扰。一方面，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插手、干涉有望继续减少，从而降低台湾问

题对双边关系的干扰。另一方面，美国将更加注重避免因台湾问题对中美关

系造成重大损害，有望加强对台湾问题干扰的管控。以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为

例，美国在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虽未停止这一错误做法，却也逐渐通过管控

军售种类、数量和时机等方式，力图降低对中美关系发展的负面影响。因此，

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干扰虽将继续存在，但其影响相对有限，且在可控范

围之内。

（三）台湾问题在中美矛盾与摩擦中的地位和影响将进一步降低

中美两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等方面皆存在较

大差异，因而发生矛盾、摩擦也是正常现象。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并不

意味着双方之间矛盾、摩擦的消失，而是表明两国将通过妥善处理矛盾、摩

擦巩固和发展重大共同利益。美国对中国发展心存疑虑短期内不会改变，朝

野反华、亲台势力的强大影响短期内不会消失，对台湾问题的干涉立场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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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改变。然而，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干扰将呈现减弱趋势，其在中美之

间的矛盾、摩擦中的地位有望进一步降低。

在 1980 年到 2000 年的美国历次总统选举中，台湾问题一直是总统候选

人辩论的热点之一。而在 2012 年下半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中美关系和美国

对华政策虽再度成为各方关注热点，但多集中于人民币汇率、中美贸易失衡、

美国就业岗位流失等两国之间具体的矛盾与摩擦，台湾问题几乎未被提及。[1] 

这一变化表明，随着中美之间共同利益日益多元化，双方具体矛盾、摩擦增多，

美国对以台湾问题为重要指标的政治、安全对抗关注度持续降低。“中国是

一个伙伴”、“我们可以成为中国的一个伙伴”成为总统候选人彰显立场的

重要口号，[2]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不与中国对抗、推进中美合作”已成

为美国各界的关切与共识。中美之间出现的诸多矛盾、摩擦，因其多元性与

复杂性不会加剧中美对抗，并将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作为中美对抗重要指标的

台湾问题。

中美之间的经贸矛盾、摩擦等问题普遍存在于美国与其它国家之间，而

台湾问题却是中美之间特有的。一国因坚持插手、干涉另一国的内政，侵犯

另一国领土、主权完整，从而导致两国长期对抗与矛盾，在当代国际关系中

仅此一例。在这个意义上，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对抗性矛盾具体而集中的表

现：中美建交前，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间主要矛盾，且在双方矛盾、摩擦中

一直占据最突出地位；中美建交后，台湾问题作为中美之间主要矛盾的地位

逐渐下降，在双方矛盾、摩擦中的突出地位亦逐渐下降，这是整个中美关系

发展变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

的历史时期，随着中美对抗的持续下降，台湾问题在双方矛盾、摩擦中的地

位和影响将继续减弱。

三、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利于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

1949 年以来，两岸长达近六十载的对抗、对峙，给美国插手、干涉台湾

[1]　“美国总统选举第三场电视辩论实录”，《东方早报》，2012 年 11 月 5 日。

[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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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以借口。2008 年 5 月以来，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新时期，长期对抗、

对峙态势基本缓解。两岸关系的缓解亦是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干扰趋缓的重

要原因之一。

2010年以来，美国出现所谓“弃台论”，虽然这一说法并非美国主流舆论，

也远未形成全面、系统论述，但“弃台论”之出现及发展态势，还是引起了

人们的关注。[1] 两岸关系缓解、台湾作为美国处理中美关系战略筹码的作用

大幅下降，是“弃台论”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表明，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新时期，有利于减少台湾问题对中美

关系的干扰，从而有利于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2010 年以来，奥巴马政府

持续推进亚太战略调整，也引起人们对该政策对两岸关系影响的关注。有观

点认为，美国调整亚太战略，势将强化台湾作为防范、遏制中国的战略筹码

地位，从而明显恶化两岸关系，[2]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2008 年以来两岸关系

得以缓解，台湾作为美国防范、遏制中国的战略筹码作用大为降低，也降低

了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对中美关系可能带来的损害。从这一意义而言，两岸关

系进入和平发展历史新时期，为减少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干扰提供了重要基

础。

不容忽视的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仍将是漫长、曲折过程，未来还将面

临一些深层次政治问题的“深水区”挑战。受诸多因素影响，马英九当局对

于进一步改善两岸政治、安全关系始终心存疑虑，“亲美”、争取美国对台

安全保证一直是其政策重点。这就为美国继续插手、干涉台湾问题提供了机

会，为美国亲台势力给予台湾“实际支持”提供切入点，如美国坚持对台军

售、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等。此外，台湾岛内政局发展存在不确定性，迄

今尚未放弃“台独”立场的民进党，完全可能重新执政。而一旦民进党上台，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虽不致完全逆转，却可能重新陷入停滞、曲折，并将

使美国插手、干涉台湾问题更趋复杂化。

[1]　刘飞涛：“美国涉台政策辩论及对台军售政策走势”，《国际问题研究》，2012 年

第 4期；张新平、杨荣国：“试析美国学界新‘弃台论’思潮及其面临的批评”，《台湾研

究集刊》，2013 年第 3期，第 15-23 页。

[2]　笔者 2013 年 5 月至 6月在台湾访问期间综合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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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随着中美之间对抗的递减，以及重大共同利益的形成，美国对台湾问题

插手、干涉的程度将减弱，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干扰也将随之降低。

中美对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形成基本共识，表明两国在新兴大国与守成

大国相处之中选择了“不对抗”立场。这决定了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进程中，

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干扰虽将始终存在，但将保持减弱趋势，其对中美关

系的干扰将是有限的、可控的。

在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进程中，两国间正在形成新的重大共同利益。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美共同利益，具有多元的丰富内涵，因而也将更巩固、

更持久。新的中美共同利益将为减少台湾问题干扰提供更持久的推动力，更

可靠、更有效的保证，还将促进中美对台湾问题干扰的管控措施。

在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中，矛盾、摩擦将不可避免。这些矛盾、

摩擦涉及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基本具有非对抗性。这将使中美关系中最具

对抗性的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影响下降。

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时期以来明显改善，这为进一步减少台湾问题对

中美关系的干扰提供了基础。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仍可能出现曲折，并

将继续成为美国插手、干涉台湾问题的影响因素，以及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

干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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